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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雅满苏，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它
在哪。

我却因一次机缘，在1986年7月深
入戈壁腹地，与它有过一次亲密接触，还
不巧遇上大沙暴，在那里困守四夜三天。

雅满苏是一个以铁矿石开采为主的
矿山小镇。1986年依托矿区设镇，镇区
矿区合一，当年有近五千人。

1986 年我第一次随中国科学院新
疆资源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被安排在
地理所张文尝老师领衔的新疆综合经济
区划课题组里。我们在自治区层面完成
初步调查后，就直赴东疆（包括吐鲁番自
治州和哈密地区）实地考察。

我们分乘两辆丰田越野车，路过达
坂城（王洛宾歌曲里的那个达坂城）、托
克逊县向东，进入吐哈盆地，中午时分入
住吐鲁番政府招待所。

在这里我们待了五天。考察了几个
食品加工厂和名声在外的葡萄沟、坎儿
井，还深入海拔-154米的艾丁湖边的烧
碱厂。由市区向南，海拔极速下降，温度
直线攀升。等到厂区，地表温度已超过
了六十摄氏度。

离开吐鲁番后，直奔哈密市。出鄯
善县城不久，一路就是颠簸起伏的搓板
路。车轮掀起的石子敲打着后备厢叮当
作响。车过七角井时，我们下来查看沿
途被大风截断数截的电线杆，想着这风
力是如何的厉害。其实，这里就是闻名
全国的大风口区，全年七级以上的大风
超过115天。在听取哈密市地区整体发
展情况介绍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去
巴里坤牧区。我则随张雷老师，还有同
事郭腾云，司机曲师傅，一同驱车直奔远
在170公里之外的雅满苏矿区。

去雅满苏那天，早上八点多我们就
上路了。起先，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一路
说说笑笑。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一个名
叫“烟墩”的地方，吃了个饭，然后离开主
路折向东南，再深入戈壁大约40公里，
就可抵达目的地了。

我上车打了个盹。没多会，一旁的
同事郭腾云就惊呼起来。“快看，沙尘暴，
沙尘暴。”我睁开眼，向车前方望去，茫茫
一片，暗黄色的沙墙向我们扑来。转瞬
间，我们就陷入尘漫中。沙尘裹着沙石
块，打在车身上，唰唰作响。

曲师傅急忙打开前大灯，加大油门，小
心驾驶，希望赶在沙尘主锋抵达之前平安
进入矿区。所幸我们离矿区已不太远了。

接上我们的那一刻，矿区几位领导
长长松了一口气。我们入住的招待所，
也就是几间干打垒的地窝子和大炕铺。

沙暴致使矿上停电，水一时无法从水
窖里提上来。那晚，服务员好歹给我们匀
出一壶热水，我们四个人抹了一把脸。余
水舍不得倒了，又拿来洗手绢和袜子。

这一晚，我们睡不着，只好借着蜡烛
打牌磨时光，然后稀里糊涂地在尘土中
度过一夜。

第二天，风沙还是比较大，我们和矿
上的总工办一起座谈。一位李姓总工对
于我们几个人冒着沙尘暴深入这儿调研
既惊讶又感动，他说自己是1958年建矿
时从本溪过来支援的，快三十年了。“在
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我生活了大半辈子，
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我这辈子是献了青
春献终身，但我不希望我的子女们还待
在这里呀！”说到动情处，他禁不住泪流
满面，我们也跟着难过了好一阵子。

第三天吃完早饭，带队的张雷老师因
哈密有个讨论要急着返回，我们只好跟在
矿上去烟墩拉水的车，冒险离开矿区。结
果行车十多公里，又被风沙顶了回来。

矿上的人说，在雅满苏东南方向，有
一长约百十公里、宽约十公里的巨型流
动沙丘。强风来袭，沙带会来回摆动，
所到之处，遮天蔽日，势不可挡。说那
天矿上有户职工夫妻拌嘴，丈夫负气外
出，结果突遇沙暴迷失了方向。过后矿
上派人搜索，结果发现这人死在离矿区
不远的地方。原因是迷途而体力不支，
在极度干渴的情况下自破手腕，吸血止
渴而亡。听到这，我们也为自己那点无
知而感到后怕了。

矿区生活及矿山一应用水，全靠早晚
两趟汽车从40公里外的烟墩运送进来。
雅满苏地处戈壁腹地又多风沙，所以除了
蓝天，视觉所及尽是灰色。这里四季寸草
不生，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也似乎忘了绿
色是什么样子。为此，矿区领导宁可每年
花上十多万的费用，也要长期养护十多
棵白杨树在学校旁边，为的是给孩子们
提供一点自然绿色。这里的技术人员多
是东部地区支援过来的，他们很重视教
育，一有机会就让孩子出去见见外边的
世界。我随意问了几个小学生，他们大
多去过北京或上海等一些大城市。

等到第四天，大风转向了，沙尘也从
空气中突然消失了，我们告别了雅满苏，
顺利返回了哈密市区。

􀳁 流年碎影

雅满苏亲历记
陈 田

寒冬，父亲领我走在芜湖的大街上。那时的芜湖大都是陈旧
的老房，满脸的沧桑印痕。

父亲幼年是在芜湖度过的，读书之余干点零活，胸前挂一只小
竹篮，卖些桃子和蚕豆。几分钱的进账，够兴奋一天的了。此刻，
我的脑中映入一个小身影，在人群中不停游动，吆喝声也在耳边响
亮起来。

我第一次到芜湖，却有种莫名的亲切。镜湖边，父亲说：
“这是我小时候玩耍最多的地方。”走进巷口，父亲指着一个大门
说道：“这是我读一年级的学校。”看得出，学校早已不存，改作
了厂房。每过一条街，父亲都要介绍一番，原来他心里装着很多
芜湖的故事。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他所说的那些街名。那年是
1975年，我9岁。

夜深了，街上的店铺早已插上门栓，昏暗的路灯似也有了睡
意。突然，有股奇怪的气味向我袭来，我嗅了嗅，好像是臭茶干。
不远处，一个简易的摊位出现在我的眼前。摊主是个四五十岁左
右的中年男子，身材不高，黑黑的皮肤，精瘦精瘦的，蜷缩在一把小
竹椅上，一双眼睛很有神，来回扫视马路上的过往行人。

父亲问：“多少钱一份？”摊主见来了客人，立马起身，
“一角钱。”说完便动手忙碌起来。我嘀咕道，我们那里两分钱
买一大块臭豆干，横切竖切可以分成许多块。摊主笑了，操一
口地道的芜湖腔，说油炸臭干子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当地人和
外地人都爱吃。

火炉嵌在木制的担子里，上面放着一只盛满菜油的铁锅，半
圆柱体的钢丝网靠在锅边，平行的网面正好架在油锅的上方。担
子的另一头码着已切成小块的臭豆腐干，一层一层的，整整齐
齐。摊主娴熟地夹起豆腐块，小心地顺着锅沿放下去，豆腐干在
一双超大筷子的撩拨下肆意翻滚。不一会，薄薄的豆腐干像充了
气一样饱满起来，发出嗞嗞的响声。摊主又将豆腐干一块块地夹
出，放置在钢丝网上，干子身上多余的油一点一点地滴向锅里。

热腾腾的一碟臭豆干端上了桌，给人带来了温暖，我和父亲面
对面坐下。那是一张又矮又小的四方桌，旁边杂乱地搁了几只长
短不一的板凳。父亲提醒我，小心点，别烫着。我小口地咀嚼，生
怕这个过程结束得太快。

我喜欢吃臭豆干，平时在家里母亲也常常弄一些，不过不是
当作零食，而是用来做菜的，大多是切成小丁块，配着辣椒炒着
吃，挺下饭。

我边吃边计数，一块，两块……父亲吃了一块豆腐干便轻轻
搁下筷子，掏出一支香烟，默默地坐在那里，望着我没有说话。
很快碟子见了底，我的嘴唇油乎乎的。“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摊主一脸的得意。打那以后，只要见到油炸臭豆腐，我都会愉悦
地吃上一点。

父亲说：“这么晚不收摊，真的辛苦啊！”摊主小声答道：
“没办法，我还得再坚持一会。”一种无奈伴着月光，落在他的脸
上。等到我们离开时，也没看见一个人过来，走了几步我忍不住
回头望了一眼，摊主又继续坐在了竹椅上，眼巴巴地盯着越来越
稀少的路人。

洗漱完毕，父亲突然意识到什么，购买臭茶干好像没有给
钱？我也帮着回忆，可找不出答案。父亲摸出口袋里的毛票，反
复点了点，确认没有付款。犹豫之际，我抽出父亲手中的一角钱
纸币，一溜烟跑出旅店，父亲也连忙追了上来。

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摊子不见了，风儿还在，阵阵飘香也在。
我捏着纸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风，刮得更紧了。

第二天早上回程时，蒙蒙细雨，我们
明知道这天气摊主不会出摊的，可还是
抱着一丝幻想，朝着与码头相反的方向
走去。我仍没有看到那个小小的摊位。

两三年后的一个夏天，父亲又带我
来到芜湖。我说想吃臭干子了，父亲拍
拍我的头说：“明白你的意思。”这一角
钱的事，我曾唠叨过很多遍。晚饭后我
们又踏上那条熟悉的路，路灯比以前亮
堂了些，少量店面敞开着门，街道两侧
摆满了竹凉床，一个挨一个，远看就像
一列火车。我们认真走完长长的一条
街，接着又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再走一
遭。可是，我所希望的场景，始终没有出
现。摊主可能改行，抑或是挪了个生意
更好的场地，但愿如此吧！

五十年来我常忆起此事，欠那位摊
主大伯的一角钱，看来是无法兑现了。

􀳁 生活流水

我欠芜湖一角钱
胡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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